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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情
母爱深
◎汪志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

知感慨生。”虽与故乡远隔千山

万水，但始终割舍不了我最爱吃

端午节粽子，它那芦苇叶馨香的

味道，倾倒了我50多年，以至于

每到端午节我对粽子有着别样

的感情。

儿时，是在南方老家度过

的。记得每年过端午节前几天，

母亲就到村上的池塘边采摘最

上等的芦苇叶，然后在农历五月

初四那天一大早便将精选好的

糯米泡上，为了使粽子味道更

佳，母亲包粽子时将绿豆和红豆

等也一同包进去。由于那时家里

人多，我们又太爱吃粽子，端午

节的头天下午母亲就开始包粽

子了，一直要包到晚上七、八点，

这个小候，我就一直守候在母亲

身边，每包好10个粽子我就将粽

子捆扎在一起，每一年的端午节

母亲至少要包几百个粽子。

按照家乡的习惯，粽子包好

后就要在端午节的头天晚上将

它们煮熟，于是包粽子的那天晚

上，我就开始不吃晚饭，要等到

母亲将粽子包完后再煮熟，尽管

已经很晚了，睡意早已袭来，但

我要一直等到粽子煮熟后大吃

一顿，否则就睡不着觉。

粽子头天晚上煮熟后，第

二天端午节母亲很早就起床到

不远的山间采摘来很多艾叶，

并插在门的两边，并说这是避

邪，随即母亲又将几片艾叶用

红线穿在一起，系在我们每个

人的扣子上，说戴上它可以预

防各类疾病，一年四季健康。做

完这一切后，母亲又开始煮咸

鸭蛋，并将煮熟且热热的咸鸭

蛋放在我们衣兜里捂肚子，说

以后肚子就不疼了。早上吃粽

子是最开心的时刻，几大捆热

喷喷的粽子让人心花怒放，剥

开粽叶后用筷子插在粽子里，

旁边的碗里放上白砂糖，每吃

一口就醮上一口白砂糖，那种

情景那种温馨至今还难忘。

端午节这天除了吃粽子外，

中午还有很多好吃的菜肴，我清

楚地记得，这一天的女人们在家

杀鸡宰鸭，而男人们则到村上的

公共鱼塘里撒网捕鱼。母亲告诉

我，有好几次端午节，我因吃粽

子太多而积食，以至于中午不能

吃那些大鱼大肉了。由于我们太

爱吃粽子，尽管端午节早过去了

好些天，但母亲还会将剩余的芦

苇叶继续给我们包粽子。

长大后我到了离家很远的

地方工作，再也吃不上母亲包的

粽子了，由于妻子不太会包粽子

也嫌麻烦，再加上市面上有卖

的，于是每年的端午节，我们只

能到超市里去买粽子，但却找不

到儿时的那份亲情那份温馨了。

记得有一次，我出差路过老家，

这时的端午节已过去了半个月，

母亲责怪我为啥不早点回来，当

天就给我包了好几十个粽子，让

我大吃一顿后，剩余的则打包带

回家。

“融融端午情，团圆家

万兴。”人生路，故乡美；

粽子情，母爱深！

艾香中的诗和远方
我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忙碌

奔波，我都很少见到他。

有一年端午节，父亲回来了，他

打算好好陪我们姐弟三人过个端午

节，我们都很开心。端午节最重要的

习俗是包粽子，母亲是个非常能干

的人，她大手一挥，对父亲说：“包粽

子这事我一个人就行了，你好不容

易回家来，带孩子们出去玩玩吧！”

父亲决定带我们去田野里采艾草。

阳光正好，暖风荡漾，田野里弥

漫着草木的气息。艾草长得正茂盛，

一丛丛、一簇簇，青翠欲滴。我们在农

村长大，当然都认识艾草，于是奔过

去采艾草。父亲弯着腰，跟我们一起

采。他说：“艾草可是好东西呢，可以

驱蚊驱虫，做成艾条还可以治病。你

们仔细观察过吗？艾草叶子的背面颜

色要浅一些，上面还有细细的绒毛

呢。”说着，他把艾草放到鼻尖嗅起

来：“嗯，有股清香，真好闻！”我们学

着父亲的样子，也闻起了艾草。父亲

虽然不会像母亲那样经常陪伴我们，

但我们对他照样充满依赖，甚至很崇

拜他。母亲不识字，而父亲当过教师，

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我觉得他说

的每句话都像真理一样可信。

我问父亲：“爸，你这次不是从

东北回来的吗？东北有艾草吗？”父

亲哈哈一笑说：“有！东北有，前阵

我去南方，南方也有。艾草这种东

西，到哪儿都能生长，长得还非常

好。”哥哥问：“别的地方的艾草跟

咱们这里的一样吗？”父亲说：“等

你们长大了，去远方看看就知道

了！”艾香弥漫中，我抬起头，遥望

着远方。淡青色的远山绵延而去，

远方有多远？远方的艾草是否也是

生机勃勃的样子？

在我的童年，母亲带给我踏实

温暖的烟火生活。父亲为了一家的

生计在外奔波，他的陪伴少之又少，

但他的爱一点都不少。天下的父亲

爱孩子的方式跟母亲不同，他们可

能无法给孩子准备一日三餐，但他

们填补了孩子精神世界的空白，带

给孩子诗和远方的向往。端午节，母

亲的粽香里是烟火味道，父亲的艾

香里是诗意气息。

广阔天地间，我们在父亲的带

领下采艾草。父亲大声招呼我们：

“过来看呀，这里这么多艾草！”我们

姐弟三人奔过去，左右采之，无比兴

奋。父亲给我们讲艾草的生长习性、

生长环境等等，还讲他小时候用艾

灸治病的往事。我认真地采艾草，觉

得这是有趣的游戏，也是神圣的使

命。父亲看着我们采的艾草，兴致勃

勃地说：“端午节有挂艾草的习俗，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艾草能够驱

虫辟邪，除病去瘟。人们在门上挂艾

草，也是在表达对健康美好生活的

追求和向往呢。”姐姐说：“我要把艾

草送给隔壁的李奶奶，她老了，不能

采艾草，我给她挂艾草！”父亲夸姐

姐做得对。

回到家，父亲带着我们姐弟三

人挂艾草。本来只需在门上挂艾草

就可以了，可我们想把家里每个角

落都挂上艾草。门上，窗下，廊子前

面，屋檐下面，到处都是青翠碧绿的

艾草。姐姐还把采回来的艾草送给

邻居们，这样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艾

香了。父亲对我们的做法很满意，他

笑眯眯地说：“有了艾，以后的日子

就会平平安安，美美满满！”

父爱如艾，清香四溢。父亲虽然

不能朝夕陪伴我们，但他让我们知

道了生活中除了柴米油盐，还有诗

和远方。

◎王国梁

粽叶包裹的端午情怀
◎龚银娥

端午近了，街上多了不少卖粽

叶的老人，一叠叠地码在筐子里，青

翠欲滴，我忍不住停下脚步。一位年

纪稍大的老人坐在矮凳上，手里不

停地整理着叶片，将粽叶按大小分

类，又用稻草扎成小捆。我问她这粽

叶是何处采的，她抬头一笑，露出几

颗稀疏的牙齿：“自家房后种的，清

早带着露水采下来，很新鲜的。”我

买了两捆，她额外送我几根菖蒲，说

是“挂在门上，百虫不侵”。

包粽子是件麻烦事，我却极爱

这麻烦。先将粽叶洗净，放入大盆中

用清水浸泡。叶片在水中舒展，渐渐

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清香，不浓烈，却

萦绕不散。糯米需提前浸泡，红豆沙

要炒得香甜，五花肉得用酱料腌得

入味。母亲曾经说过，包粽子要“三

心二意”——专心包好，又要留神火

候；舍得用料，又不可过分铺张。她

包得粽子有棱有角，用麻线捆得结

实，煮时从不散开。

隔壁阿婆今年八十几岁了，包

得一手好粽子。我去请教，她正在院

里摆开阵势。几张小凳围着一个大

木盆，盆中放着粽叶，旁边小桌上排

着几种馅料。阿婆的手已经有些抖

了，但拿起粽叶时却稳当得很。只见

她将两片粽叶交错叠成漏斗状，舀

入一勺糯米，放入一块腌好的猪肉，

再盖上一层糯米，手指灵巧地翻折

几下，一个四角粽子便成了形。我看

得入神，阿婆笑道：“年轻时一天能

包二百个，现在老了，包五十个就腰

酸背痛。”她包好的粽子排放在竹筛

里，像一群穿着绿衣的小娃娃，憨态

可爱。

煮粽子要慢火熬上三个小时。

厨房渐渐弥漫开粽叶与糯米混合的

香气，丝丝缕缕钻出窗缝，连巷子里

的猫儿都蹲在墙头，翕动着鼻子。我

想起苏轼写端午：“轻汗微微透碧

纨，明朝端午浴芳兰。”古人过节何

等雅致，而今人虽少了些诗情画意，

但对美味的期待却是古今一同。

端午那日清晨，我早早起来，将

菖蒲和艾草挂在门楣。那青翠的叶

片上还带着露水，在晨光中闪闪发

亮。邻居们纷纷端出自家的粽子互

相品尝。张家包的蛋黄肉粽油而不

腻，李家的蜜枣粽甜而不齁，我包的

栗子粽也得了不少夸赞。大家坐在

院里的老槐树下，吃着粽子，聊着家

常。阿婆讲起她小时候过端午，河里

还有龙舟比赛，岸边人山人海，鼓声

震天。如今城里河道少了，这般热闹

景象也难得一见。说着，她轻轻哼起

一首古老的龙船调，声音沙哑却别

有韵味。

傍晚下起了小雨，我坐在窗前，

剥开一个凉粽子。粽叶已经变成深

绿色，糯米却更加莹白，咬一口，满

嘴清香。雨水顺着菖蒲叶滴落，在石

阶上溅起小小的水花。忽然想起幼

时母亲说过，端午的雨是“龙舟水”，

能洗去晦气，带来好运。

一片粽叶飘落在地，我拾起来

对着光看，那叶脉清晰如画，仿佛记

录着无数个端午的故事。这些故事

里有菖蒲的清香，有雄黄酒的辛辣，

有龙舟的鼓点，更有家家户户灶台

上袅袅升腾的热气。它们被粽叶包

裹着，一代代传了下来，就像这手中

的粽子，看似简单，内里却藏着绵长

滋味。

汪曾祺先生写端午时说：“风俗

是民族集体的抒情。”在这粽叶包裹

的日子里，我们的先人将思念、祈愿

与欢欣都包了进去，而今我们品尝

的，何止是一口糯米香呢？

香囊藏起的夏天
◎叶艳霞

五月的风里，忽然飘来一缕艾

草的清香。那气息“像”一把钥匙，轻

轻一转，就打开了记忆的匣子。我不

由驻足，循着香气望去，却只见行道

树在风中轻摆。这熟悉的味道，让我

想起了母亲缝制的端午香囊。

那时候，每到端午前夕，母亲就

会从针线筐里翻出碎布头，坐在窗

边缝制香囊。她的手很巧，针脚细密

匀称。用的多是素雅的棉布，淡蓝的

底子上缀着小白花，或是洗得发白

的格子布。她会先挑出晒干的艾叶，

再配上菖蒲、陈皮，有时还加几片晒

干的玫瑰花瓣。

“戴着吧，这是端午的习俗。”她

总是温和地说着，将香囊系在我的

衣襟上。

我最喜欢看母亲缝香囊的样

子。午后的阳光透过纱窗，在她手中

的针线上跳跃。她时而停下针线，把

布料举到亮处细细端详，时而轻轻

抚平布面的褶皱。偶尔有风吹来，带

着院子里金银花的香气，和桌上的

草药香融在一起。

记得有一年端午前，母亲带我

去郊外采艾草。田埂边的艾草长得

正好，青翠的叶片背面覆着一层银

白的绒毛。母亲教我辨认：“要选嫩

叶，这样的香气最温和。”我学着她

的样子，小心地掐下艾草的嫩尖，不

一会儿就攒了满满一捧。

回家后，母亲把艾草铺在竹匾

上晾晒。阳光渐渐带走了青涩的气

息，留下醇厚的药香。晒好的艾草变

得柔软蓬松，母亲将它们和其他药

材一起，仔细地装进香囊里。她缝香

囊时，我就坐在一旁，把彩色的丝线

绕在手指上玩。

后来家里搬了新居，许多旧物

都留在了老房子。母亲的针线筐不

知放在了哪个箱子里，渐渐地，端午

的香囊也成了记忆里的画面。

去年端午，我在手工艺品店

看到几个绣着平安结的香囊，针

脚细密，样式精巧。买回家挂在窗

边，清雅的香气让人想起从前的

时光。前些日子，我找出布料和针

线，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缝制香

囊。虽然针脚不如母亲的匀

称，但一针一线里，都是对

传统的美好传承。

如今每逢端午，我

都会做一个香囊。穿针引线时，仿

佛又看见母亲坐在窗边的身影，

阳光温柔地落在她的肩头。那些

缝进香囊里的，不仅是清香的草

药，更是一份温暖的传承，一段珍

贵的记忆，和一个永远不会褪色

的夏天。


